本檔案未經整理
教友在教會組織、行政及其他運動中的角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郭彬生
我們對「教友翻身」、「教友的時代」、「教友天下」的看法不敢認同，我想兄弟姊妹都不太喜歡這樣的口號。因為教友翻身好像指教友過去受壓迫 ； 我想神職人員也不接受它。實際上，過去也不是受壓迫，誠如剛才狄主教所講的，過去教友的特色可能被忽視了；梵二大公會議後，大家已意識到天主子民應重新彰顯。好幾次我聽到有神父說現在教友出來工作了，是教友的時代，是教友的天下了，這話含意酸溜溜的，好像說神父要退下去了，「教友的天下」是否意味著將來可能有修女的時代、修女的天下要出現呢？那麼什麼時候神父再翻身呢？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。剛才狄主教講「我們大家一起來」、「我們是一個教會」才對。我個人深深地感到，講教友的角色很重要，是沒有問題，但也可用別的方式來表達。教友在天主子民中，應充分發揮教友的角色，誠如張神父所講「教友的使命要充分發揚出來，多讓教友能參與教會整個使命，而不一定要用「教友的天下」來形容。比方說，現在牧靈中心希望我能多負點責任，就有人講「宋神父你要下台啦」；也有人說「是呀 ! 現在是教友的天下嘛 ! 」我聽了這句話很難過。如果為了這個，我不要繼續這樣的工作。我之所以留下的理由是董事會對我的肯定——敎友能多分擔一些工作。如果說今天我能在教會中多分擔些工作，那是因為我深深意識到在聖統領導下，在天主子民的範疇裏，能做多少，就在我的範團裏做多少；而非意味教友出頭，可以不要神父了。那麼，假如不在聖統，不在天主子民裏面，不包括神父、修士修女的一個情況，這位教友也沒有他的意義了。所以，希望我們在說這話時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表達同樣的思想。不然溫神父把房神父引大良的一句話：「教友啊！你急須體認你的崇高地位。」改為「主教、神父、修士修女啊！你們應急須體認教友的崇高地位。」假如像剛才這種口號，將來有一天卻要改為「教友啊！你們應急須體認神職的崇高地位。」這多麻煩。所以，請不要製造不必要的困擾。當然，今天教會有個很好的現象，就是很重視教友的角色，讓教友意識到有參與感。這對教友已是個很大的鼓舞；而且教友也沒有真正打算打天下一樣認為「今天終於被我奪得了這個天下。」我相信一定沒有這個意思。
接著狄主教在講演中給的結論「我們」，現在講我們一起唱兩首歌：
(一) 圓圈圈

我們大家把手牽，圍個圓圈圈，
圈圈圍得圓又圓，永遠也不分開。
我們大家把手牽，圍個圓圈圈，

我們相親又相愛，永遠也不分開。
(二) 大家一起來
來來來呀大家一起來，向右嘛拍一拍，向左嘛拍一拍，向上嘛擺一擺，向下嘛踩一踩。大家圍個圈，不分開喲。咚鏘鏘咚鏘鏘！咚鏘鏘咚鏘鏘！大家圍個圈，不分開喲！
(大家圍成一圈，面向中間，手牽著手，帶動作反覆唱這歌。)
我想我們都曾有一個共同的經驗，就是我們請人寬恕，請人家幫忙，請別人合作卻被拒絕。同樣地，別人請我們幫忙，請我們原諒，請我們合作時，我們也常拒絕他們。因此，我們的教會、我們的世界，不是圓的；因為我們不願伸出友誼的手、合作的手、和愛的手，所以不能成圓。當我們一牽起手，我們就成為一個圓。因為我們成為一個圓，我們才會相親相愛；因為相親相愛；我們才體會永不分開的滋味。但是我們卻常經驗到分手，尤其是結過婚的人最清楚了；結婚是牽手，離婚是分手。為什麼要分手呢？因為他們不成圓。因為不成圓，所以他們也不會相親相愛。基督徒才會唱這首歌。因為基督祂要我們在祂內手牽手，肩併肩，相親相愛，永遠不分開。所以，現在我們表達的是一個教會，有同一目標，願伸開我們的雙手，大家一起來。「主！我們來了。主！我們一起做。」沒有大家一起牽手，就沒有合作，也不可能完成教會的工作了。每當我們說要傳播福音，無論怎麼樣，都是一個人在喊，喊了半天，大家無法起共鳴，實在做不通，忘了旁邊還有人哩。現在我們是大家一起來，很高興且心甘情願的唱這首歌。我們圍個圈，願意不分開，這都是我們自己講的，所以我們不要忘了自己許下的諾言。也因著大家一起來，我們才覺得很喜樂、很高興地去做。為什麼我們工作時常常垂頭喪氣？就是因感覺不出它是個團體，我們是在一起工作。所以，「大家一起來」，不是趙樹海喊出來的；其實教會早就說了，天主早就呼喚我們要「大家一起來」；只是我們把「大家一起來」冷凍了。
剛才狄主教提出過去教會在推行什麼工作時，大家的就變成是我的，只顧及我的看法是什麼，完全以「我」為中心。後來有人主張，還有「你」，這已經很不簡單了，就是把我讓了個位置給你，讓你也有個地方。另外還有人覺得我又縮小了，有你，還有「他」。就是說「我你他」這是個真正的團體。但是這個團體不合乎天意，還忘了另一位，那就是始終我們有一個團體，應該還有「祂」。這就是剛才我們唱大家一起來的含意，融在基督內。每當我們講在基督內的兄弟姊妹時，就是在「祂」內「你我他」都看不清楚，而我們卻已融入在基督內了。我認為這首歌不只在帶活動時唱，也是基督要每個人都會唱的，但我們都不會唱。當然，在這裡我並非指的是要唱這個調子，而指它所標榜的內涵。「我們大家一起來，圍成一個圈， 大家相親相愛，永不分開」。因為我們還不會唱，所以需要大家努力配合這兩天的主題「主！我們來了。」「主！要我們做什麼？」讓我們一起快樂的聽和學習，並很快樂的分享，很快樂的祈禱，然後，回去之後大家很快樂的一起做。
在教友傳教法令第2號中提到「教會創立的目的，是為光榮天主聖父而傳播基督的神國，使人人分享救贖神恩，再通過人，使普世人導向基督。」天主教不單具備有形的組織，也有無形可見的神恩 ；基督是教會的元首，聖神是教會的靈魂。所以，教會就是一件得救的聖事。天主的救贖計劃，不僅使人單獨獲得救恩，也是要整個人類聯合一起，成為一個民族，一個家庭，一個身體。因著大家的合作共同追求永恆的福樂。所以教會內各成員，應彼此合作，擴建基督的神國，發展基督的奧體，完成天主的計劃。
在任何宗教團體裏，天主教可說是組織最嚴密完備的，也是最適當圓活的。在狄主教的講演中，也可讓我們體會這點。至於天主教組織方面，已詳細規定在「天主教法典」中。在這裡我不打算剖析這龐大的組織體系，除了耶穌基督親自制定的若干基本組織，即天定的制度外，教會現行的人為制度，包括中樞組織與地區性組織等等。我的範國只屬地區性組織，教會是為實現前面所提的理想，而有教友組織，因此我願在這方面做些探討。今天我們好不容易由各不同地方聚集而來到，我不願只講歌功頌德的話；就是不必多講我們做了些什麼。但我也沒有意思要批評某人，而是誠懇的面對現在我們真正切身的問題，因為我希望自己能講點老實話。但我還是要特別聲明自己並沒有意思要批評任何人，如果提到了，那可能正是我們自己，也正是要我們反省與面對問題的時刻了。我將舉些例子，事前沒有經過誰的同意，但若不講實例，就成為虛構的故事，且不能幫助我們反省；如果講了，則不免會碰到與這故事有關的事。不過，大家多多少少知道些類似的事，故我提出來之時，大家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，我們不需傳到外面。我想這件事大概與大家所遇到的類似，只不過現在我提出與大家分享罷了！
談到教友在教會中的角色，剛才狄主教己對此架構做了些介紹。為幫助我們探討，我先由一個實際例子談起。這次印度的德肋撒姆姆遠渡重洋到台灣教會來。在她來前的一個多禮拜，我在牧靈中心接到了王主教的一通電話，他邀請牧靈中心的學員負責祈禱、司儀。當時我們正在台東辦活動，因此我請楊先生請教主教，有關德肋撒姆姆所講的主題和內容，以便及早準備。結果得到的答覆是還不知道。後來我想這怎麼準備呢？王主教認為大概她所講的無非是生命、貧窮吧！所以，我們就這樣的準備。可是在準備的當兒，我就想到了是否要些歌單，以便當場使用。主教認為不太需要。從台東回來的前兩天，我接到了聶弟兄的一通電話告訴我說光啟社要捐二百本「德肋撒傳」的書想義賣，光啟社起先想義賣每本一百元，而這本書原價只是三十元。但後來王主教到中正機場接機時建議既然是義賣，每本至少實伍佰元。於是聶兄打電話說：「這主意不錯。但誰來做呢？」當初請牧靈中心學員幫忙的時候，還好下午是劉鴻愷神父的課，因此利用整個下午來做。我們選了兩首歌來練習，雖然主教說不要印歌單，但我認為這種錢省不得，我就向楊先生提出由牧靈中心印好了。我想到每次人家都講那麼一大群基督徒聚集，居然只是幾個人在唱歌。到了最後一天早晨，就是講演的當天上午，我又請示主教有關主題是什麼？還不知道。同時，我也提出要印歌單比較好，主教也同意。所以，我們印了兩首歌，兩張歌單。可是，另外也有教友提起當場是否要贈送些什麼東西呢？我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應該歸誰來負責？好像並沒有這方面的準備。」當時，我見到教友生活週刊登出德肋撒姆姆其人其事的一篇文章，我向主教提出可否把它影印發給到場的每位？至少來的人對德肋撒姆姆都有基本的資料。主教同意了。我就想辦法把它影印放大。當天早上且影印了二千張，連歌單一比算總共六千張影印的東西。好在牧靈中心的同學是大家一起來，共褶了六千張紙。下午一點鐘左右，我與楊先生和牧靈中心學員們一起去中山堂。
一去的時候，我才知道沒有入場卷的人排隊當場拿票，因此沒票的人排一條長龍；有票的則排在後頭。整個外面場地鬧轟轟一團糟，看到我們的地方教會真叫人難過。令人訝異天主教是這個樣子。平日教友的訓練不知到那兒去了。整個地方開始你爭我奪；不論是神父、修女或教友也好，都是一樣。當時的氣氛把教會另一面顯露出來了。因為牧靈中心的人帶著大包小包的進去，別人想原來是主辦人來了。我們實在也像個主辦人的樣子，把東西一擺，我們在裏面，人家在外面。在裏面的人一眼就看到外面的人擠來擠去，有人提出不要吵不要吵，但怎麼還不發票呢？當然，認識我的人很多，所以一直聽到外面在喊「郭弟兄，郭弟兄……給我一張票。」我只有一張，給了他我也沒了呀！當時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想到的是那一位是負責人？但誰也不知道。很緊急的要找那個發票的人，但他還沒有來。是誰發票呢？聽說是主教公署的一位小姐要給票。她什麼時候會來呢？好像聽說她要跟主教一起來。那又是什麼時候呢？就是二點多，德肋撒姆姆快開始演講之時了。眼看這時候，門都快擠破了，想如果放了這批人進來以後，那麼有票的人怎麼對號坐呢？這個問題並沒有馬上解決。×先生還發火想去壓制人，我勸說不要這樣，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講呢？人家會批評明明教會在報紙上刊登將要發票，但怎麼還不來發票？最後，有位傳教協進會的×弟兄來了，在門口說：「郭弟兄，郭弟兄，我是招待。」但他進來後發現無頭緒，說「招什麼待呀！又沒條子，什麼也沒有準備好。」聶兄是傳教協進會的主席，他說 :「是聶弟兄打電話請我來這兒幫忙招待的，可是不是我來招待就行了，事先應有一個協調嘛！」最後一個決定是外面的人統統進來，一方面怕客滿一方面又怕……但又有什麼辦法可想呢？反正放進來這一夥以後，其他的事就易處理了。但人一放進來後，馬上就製造了混亂，沒有票的人坐了位子，有票的人沒位子可坐。甚至有位神父反應怎麼還會重號呢？他向我表示有位修女坐了他的位子。我說：「那就把我的票拿去好啦！我可以站著，但你不要趕她，大家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，怎麼好意思讓她起來。」發生類似的事情不知其數。那麼，後來誰來發票以及怎樣處理，我並不知它的結果，至少演變是這樣子的。後來當我一面聽演講，一面想到德肋撒姆姆在短短的演講之後，如果把那些書擺在門口義賣的話，那麼出去的秩序不是一團糟嗎？又怎能捐錢呢？所以，我自己很冒昧而作了這樣一個決定 ( 不過，我想主教還是很快慰吧 )，就是我請牧靈中心的同學把書搬到前面，等會兒每位同學手拿幾本，看誰要的就舉起手來。我自己膽子大，就上台講了兩句話。當時德肋撒姆姆及羅總主教都坐下聽我報告，幸好如此；否則他們一走，大家跟著都走了，當然什麼錢也捐不到。我簡單說明有德肋撒姆姆的傳記要義賣，作為幫助支援德肋撒姆姆的工作。並指出假如方便的話，盡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把錢投人奉獻箱中，支持這個活動。但如果這次沒有帶錢，也沒有關係，可以與主教團聯絡，也可把這個捐獻滙到主教團去，主教團會把錢滙集，交給德肋撒姆姆的。真沒有想到，如此轟動，還不到十分鐘全部的書都賣光了；甚至有人說：「郭先生，我沒有帶錢，我穿的這件西裝是新的。……」的確讓我感到，他們有顆火熱的心。另外一位弟兄也拿出玉石唸珠義賣，大家反應都很熱烈。至於這些錢由誰去數？由誰負責管？連這個小事情我也沒想到。最後，我向聶兄說道：「我們來數好啦，也請大家幫忙數。」但把錢滙集後，又交給誰呢？這時誰也不敢負責啦。最後，我還是向聶兄說：「我們兩個做吧！」更妙的是許多記者來找消息，找不到發言人，又都到我這兒來了。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我說：「沒關係，您等等，我馬上告訴你。」當我跑去問別的人也不知道。比方說，我去請教×主教，德肋撒姆姆要去台南的什麼地方？ ×主教也不很清楚，叫我去問他們的修女；我去問這些修女，就連她們也不知道。另外記者也關心捐款的事，一直追問有多少錢。我只能說等一會兒我們算好後，在什麼時間你可打電話到這個號碼來問。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，且是多麼好的一個方式，可以藉著大眾媒體傳播出去。當時，我有個感覺，只意識我是教會的人，不需誰來吩咐，自己認為該做的做就是了。至於做得好壞，將來天主自會審判。所以，做好後，我與聶兄便去主教團，那時候主教團也沒有人，因主教陪德肋撤姆姆見總統去了。我們再把錢算一次交了後，我又想到了台南會不會也是這個樣子？還好狄主教要我打電話到台南。本來台南與我們根本不相干，但因著我們是一個教會，因此晚上我就打電話給台南的李蔚育神父，他馬上表示也沒想到這一點。另外一位費弟兄也有另一個故事，他本來計劃這次德肋撤姆姆的到來要與政府結合，預備在一個大禮堂舉行。各組織也都聯絡好了，但教會當局不敢這樣做或者也怕其他困擾。後來得知，嘉義和正心中學都有若干捐款，藉著這個氣氛實在給大家一個激勵。同時我也打電話到高雄，告訴他們應如何安排，提醒大家掌握時機。若安排得當，這是一個傳教的良機，也是一個真正激發大家響應教會工作的機會。
天主教從羅馬教廷到各個教友團體有這麼美好的組織架構。可是，當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，怎麼沒有透過組織功能去發揮？我不能不說教友到那裏去了？教友團體的組織功能為何沒有被重視？剛才狄主教也提到我們應該重視組織，尤其台灣在其他國家之前，有這樣好的組織體系，但為什麼沒有充分的發揮呢？再說台北地區舉辦進修班，讓我也有同樣的感覺，感到教友協進會插不上手(我不是指神父有問題)。是不是協進會在過去的表現不讓人家信任？當然協進會也可說出它為何不被信任，為什麼沒有發揮其功能的理由？它的前後都有因素，值得大家檢討。所以，台北教區的進修班，好像教友協進會沒事；而現在辦的教友進修班，大家建議既然有一個教區性的教友協進會，那麼教區性的教友進修活動，為什麼它不來參與推動呢？因此，這次班主任就由聶弟兄擔任。其實連產生這個組織時，也有問題，而它又是怎麼樣產生的呢？比方說在台北的這次選舉，本來希望由年青人來做，但他們有自己的理由而推掉了，轉來轉去最後還是請七十多歲的老先生來做。不得已把責任推給他，我認為是件很殘忍的事情，這點難道年青人沒想到？以台灣目前的情況，教會有那麼多組織(按教會通訊錄有二十七個全國性的善會，另有，教區性和堂區性的加起來，真不知有多少)，狄主教也提到，在這些組織裏，本位主義很重，似乎誰也不聽誰的。我想假如每一善會都合作的話，今日教會的面貌就可改觀。但它必須有它的步驟。比方我們講協進會的經費，由誰負責就是由誰做事；誰來領導，就由他找錢出錢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選有時間有經驗且有能力做事的人來負責。但今日我們做教會工作，應該是大家一起來；而現在變成少數人來，少數人在出主意，可能以後還要被罵。所以，我以現有組織的現況來講，組織不少，做得工作也多，原本可做得更多的，但在不同組織裏，都是這個人。要開會的時候，他不知要開那個會才好。假若五個會要開的話，他就得放棄四個，為的是參加所選的那個。在教會內，每開會必有任務，如果他真有辦法全都參加，五個會都有任務，那不壓死他了嗎？也許後來他還要背一個包袱，人家還會罵他掌權，事情全包在他一個人身上。如果你是那位負責人，你會懂得他的痛苦何在呢。因此，我建議兄弟姊妹們不要隨便駡神長，也不要隨便駡教友。教會內不協調的因素其實是由我們自己造成的。我舉其它的例子，比方我們駡明星教友他是明星(我實在感到這名詞很不好)；其實基督要我們都做明星。換言之，當我在說他是明星時，那麼，就承認我是暗星。是否認為他發了光使我不亮。那麼，你也可出來發光，讓我們一起亮吧。
一個組織的現狀應是怎麼樣的，就以現在要成立的聖經協會來說吧！這個人一定要有活力、會有影響力，還有些經驗，另外他一定要有時間才行……。我們常想得很完美，但老實說，很多人都沒有這種條件。假如選上了他，他又表示「不行！我忙得很……」其他人慫恿說道「沒關係啦，一年難得開一二次會，也沒有什麼工作嘛，只要你出點意見就好了。很簡單，你放心，沒什麼問題……。」這位教友一想「對啊！我不是一直強調要讀經嗎？現在不是就有個聖經協會，那我怎能不參加呢？如果我不參加的話，別人可能批評我有反對讀經的嫌疑哩。對！我應該參加。對！讀經運動應該要推行。再加上狄主教的邀請，我又怎麼好意思得罪他呢，狄主教對我很照顧，乾脆我就參加好了。」這麼一參加後，他就開始陷入困惑中。由於他沒有時間，開會就推了。可是自己不開會沒關係，要緊的是躭誤別人、自己及整個教會。每次開會都到不了幾個人。教會有許多組織，但為什麼成員到不了呢？這些人也很可憐，出錢而時間都被人佔滿了，然後，還有人駡他是明星的危機。我相信不少人有這樣的經驗。我認為所謂牧靈工作，任何一個機會都應掌握，都要全力以赴，這就是我們不斷地得到動力的一個祈禱，也是從實際工作中獲得工作的動力。我們需要參與進入，不然又怎樣做現在的工作；但我們一加進去，外來的工作會愈來愈多，若我不去的話，別人就把驕傲的罪名加諸於自身，一旦去了，又有許多困擾。由另一方面來看，他由付出中也得到很多活力，不然的話他早崩潰了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不要隨便駡明星教友了，因為再駡的話，明星教友也沒有了。我應這樣的說:讓我們大家一起來，這些明星還不夠，我們要求還沒有出來的人請他出來，這是我們的使命。所以，我們千萬不要再駡明星教友或冷淡教友了，否則我們只能做不冷不熱的教友，而這樣的人是沒用的。因為既非明星，又不熱心，也不能作見證。實際上，我們願意大家一起來，做個有活力的教友。
梵二文獻向我們提出，在基督身體內，每個人要成為活力的細胞；藉著組織結合大眾信友，發揮應有的功能。而我們在這種狀況下，就連熱心的教友都要退步，為的是避免人稱他明星教友。其實，當我們意識到有明星教友出現的時候，自己就應該走出生。我記得牧靈研習所曾有位很認真的修女學生，非常熱心地洗廁所和做其它工作。有一天，一位同學來告狀「這位修女太不像話了，什麼事情她都做了，我們還能做什麼？」我從來沒聽說還有人會攻擊一位熱心的人。因此，我就提出一個治療妙方：「下次當那位修女拿抹布抹這邊時，你馬上抹那邊，看看那個人抹得多」。其實，我們喜歡談論人家閒事，但自己的事情卻做不好。所以，我們不要太過批評別人，最好用實際行動來參與。
另外，我認為教會的組織成員在年齡方面較偏高。因為像這樣一個結構，那位年青人敢做。我聽過好幾次年青人說：「能不能再等我十年，」十年之後，他也是老人啦！假如教會結構真的好的時候，一定不需花他很多時間與金錢；如果教會能結合大家，不是他在做，而僅是帶動、領導；大家一起來商討，做我們要做的工作。所以，組織架構上是大家出錢，大家解決。
張神父提出，公教協進會在團體中，要去傳播福音。我深深地感到我們不論上下縱橫間的交談都不夠。舉個例子，剛才狄主教說全國協進會有指導司鐸……而在本堂的協進會，為避免神父誤會，所以，主席由神父擔任，副主席是教友，為的是安心。我以為要不是協進會的名稱出了問題，否則就是我們的做法有問題。教友協進會，顧名思義，應由教友來做，神父是個超然的領導，意即教友與神父一起來帶動本堂才對。但要教友做主席也很奇怪。所以，有的堂區稱它叫「堂區委員會」；就是在神父領導下，請教友參與其事。以我所了解，協進會本身是有這樣功能的，但後來協進會卻無法行動。原因是交談不夠，參與的情況也不夠熱烈，更缺乏大家一起來的氣氛。我以為成立一個組織易，只要幾個人就是一個組織了；但成員準備好了沒有？將來要發揮怎樣的功能呢？卻值得深思，除非只是要這幾個人出錢出力，為支持團體，這又另當別論。但也不需成立那麼大的組織；但既要稱組織，就要結合大眾力量實現我們的目標。可是，他們還是要找那些已參加好幾個善會組織夠資格的人；對他來說又增添另一個開會，另一個奉獻。所以，後來有的人開會開煩了，當然每次開會都沒結果。基本上，我們應鼓勵支持他繼續邀請別人，促進上下與橫的交談聯繫。否則沒有參與，就沒有責任。我想到大家參與德肋撒姆姆的捐款工作，當我上了計程車，有人說「小心喲，不要讓人家看到。」我心想光天化日之下就躭心，不過，後來一想他參與工作才會怕我們被搶。至少證明大家多麼地關心，一起參與了這項工作。
行政方面亦如此，比方說曾有位在教堂廚房工作的弟兄，他一到那兒，神父就說「你來，一個月六千。早上其實很簡單，吃麵包就好；中午晚上只是我自己一個人而已。」事情就那麼簡單講好了。他一開始就有二、三個人，後來教堂幼稚園的老師開會時一起吃飯，也是他負責，有時還要打掃聖堂。在神父沒講得很清楚的情況下，工作加添了很多。這個工作的人當然在情緒上一定不好，甚至有一天，神父來參觀廚房說：「廚房很髒，原本這個月要加你二百元，但現在我只加你一百。」或許我們並沒有學過行政管理，僅憑個人的作法，在嘗試中造成此現象。另外，有的神父不要傅教員了，只說一句話：「現在我們不要人了。」然後給他五萬塊請他走路。他已做二十五年，所以，教友起哄，鬧成一個團體的問題。後來教友認為太不公道了，又鬧到主教那去了。然後，又到我這兒哭訴，我告訴他「本來就沒有公不公道，你不是說願意替教會做事？你不是要奉獻犧牲嗎？當初又沒許下你走後要給你五十萬。」因此，在教會內工作的人應有一態度，教會領導人 ( 不僅神父 ) 應用行政管理來處理問題。因為教友內有各式各樣才能的人，要讓他們在教會中扮演好他的角色，領導人需要具有行政精神、理念和了解，為的是要發揮功能，達到目標。但屢次我們因處境不善，造成傳播福音與教會團體的不彰顯和受阻礙。所以，我們希望教會具備一般行政基本概念。而教會與一般行政機關(企管)不同是有基督精神與愛德。但我說的是有理智的愛德，單單為對方著想。換言之，神長為教友著想，教友也為神長著想；一個在基督內相互的愛心，才是公道的說法。我後來告訴他，假使牧靈中心不能維持下去，我就應乖乖收拾行李，不要談論任何要求。如果我們不滿意，早就可走了；若你選擇留下，就是你已了解現在的狀況。但有時我們犧牲，連太太孩子也一起奉獻了；其實我們沒有這個權力，應該徵得太太與孩子的同意，由我來感動他們，他們自己做決定是否要犧牲奉獻。同理我們不要說他很熱心，他有犧牲的精神，他不需要這麼多錢，我們千萬不要給他做決定。在我們領導過程中，本應對他有所照顧的。
我們講行政，「行」就是執行，「政」就是公眾，行政是指公眾事務的執行；行政所要求的就是如何有效的推展公眾之事物。平常行政企業管理有十二個特點。它也可作為我們教會的反省。
1. 目標——行政要求的目標、目的要達到。
2. 計劃——每個計劃都要實現。

3. 人事——管理、待遇等妥善處理。
4. 經費——要有預算，有效使用金錢。
5. 材料——包括設備的管理，使用。
6. 組織——把人、材料、物組合起來。
7. 方法——要用有效的方法和有系統的程序組合實現。
8. 指揮——主管人員發揮作用，有條有理的領導。
9. 誘導——使人員自動自發，因人有創造力，故不能被動使用。要誘其自動自發，發揮創造力。
10. 時間——把握時機作有效的利用。
11. 空間——因地制宜才能適於各種環境的特殊需要。
12. 改良發展——要精益求精，隨時創造、改進。
一般的行政學有兩大目的：一是提高行政效率，以最經濟的手段達到最大的效果；二是建立管理科學這個在教會內尚待努力。我們的目的就是把基督的愛在我們共融下推展，就需要以行政的特點來達成目的。如果我們跟基督精神不合的話，我們就應考慮、調整。善會組織也是如此。
最後，我願以聖經中厄瑪烏的故事作總結。耶穌走在厄瑪烏的兩個門徒中，起先有個交談。如果耶穌不交談，那兩門徒也不會開放在一起交談。所以，兩門徒開放接受陌生的耶穌，開始交談。就是因在開放中彼此交談，所以，耶穌把有關的聖經講了之後，他們心裏感到火熱熱的。也由於交談，後來才能形成團體；後來他們在一起吃飯，在吃飯中，他們認出耶穌基督。也因他們彼此交談，因此認出就是主與他們同在。並回想當時聽了耶穌的話心中的感受的。他們馬上有責任，把今日所見的事，要傳給別人。所以，我們應想辦法使用交談、參與和負責的態度面對每位成員。這才有辦法發揮組織的功能。
我們的使命是什麼？在上幾講中提出教友的身份。實際上，我們也應反省每個人在天主子民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在現有組織中，必須想辦法結合成員，發揮功能；否則我們有更多的組織，也不會有什麼功效的。所以，我們不一定要再設立新組織，甚至現有組織根本可以合併；同時，還應有個概念，就是組織多不一定好，多一個組織就多分散一點力量。本來組織的目的便是分工合作，現在分散集體的力量，那是因為不正常的關係。假如每個人參加一個組織的話，我想教會大概不會設那麼多組織。所以，我們需聯合一起讓更多的人參與，發揮組織的功能。
在教會內的運動方面，現有神恩復興運動，基督活力運動，瑪利亞之城，還有讀經運動，聖經運動，一人一友運動等等。我覺得在讀經運動和一人一友運動的火侯還不夠，沒有一個創新開放。而現有的運動，多半由菲律賓、西班牙、美國、義大利那邊過來的。那麼，我們是否應在本地天主子民中，想想怎樣有創造性與突破性；照當地需要發起一個屬於自己的運動。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。諸如這些運動的對象是教友，因此教友扮演的角色是不斷地參與推廣。不過，有時教友會受到一個限制，就是執著這個運動。比方活力運動，我們很希望它能符合本地需要，所以有人說要改，也有人認為一改後就不是原來活力運動的樣子了。所以，我想我們都要努力，不要指望他人，而是指望我們自己。

最後，我要以一首歌來作結束。就是我們要變。諸位想是誰要變？是誰要革新？在大公會議前是你要變，而大公會議是「我」要變。現在，不僅我要變，而是我們要變。

變，變，變，變，變，變，變，我們要變。

憂愁變喜樂，長臉變爲圓。

主恩真豐富，說也說不完，只有滿懷感激主恩典。

本檔案未經整理
